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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日子淫乱而刺激，我渐渐习惯了迎来送往的陌生面孔，从最初的痛苦沮丧，渐渐变得沾沾自喜。看着眼前无数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个拜倒在我的脚下，看着他们为了见我一面辛苦地讨好少爷，我的心情总是无法抑止的昂扬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少爷弄来了摄像机，将我和那些风云人物在床上翻云覆雨的细节拍摄下来，有时候在家里一边播放一边要我重复当时和他们做的种种姿势。

我爱少爷，爱得没有了自我，只要他高兴，我可以做任何事情。转眼两年过去了，面对一个又一个成功的市场开拓，少爷将帕拉博斯家族的产业带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老爷对少爷的表现可以说极其满意，也很乐于接受我们两人的关系。

在两年间，我们为数不多的在城堡居住的日子里，老爷总是喜欢拉着我说：“我可爱的小朱利安长大以后要嫁给我的埃德蒙，这是帕拉博斯家族的传统……见到你们这样，我真是太高兴了！”

当然，老爷并不知道少爷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得到那些合约和无条件帮助的，我和少爷乖乖的在老爷面前装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如既往的恩爱专一。父亲也沉默了，老爷偷偷告诉我，父亲默许了我们的感情，这让我对这个十几年来对我不闻不问的父亲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亲切感。

少爷21岁的时候，我快要14岁了。老爷打电话来说，要给我做一个大型的生日party，庆祝我脱离了儿童的范畴，进入了青少年的行列，他要借着这个party把我正式的介绍给各个家族的首脑，并且宣布我和少爷订婚。

真好！真好！还有2个月就是我14岁生日了……想到可以和少爷订婚，就像书里说的那样永远永远在一起……

最近少爷总是很忙，但是我能从他的脸上看到和我一样的兴奋。管家说我的嘴角一直裂在一个不可能达到的高度，那又怎么了？我高兴不行么？我想缠着少爷，可是我知道少爷在为我的生日忙活，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打搅他呢？

盼啊，盼啊……终于回到了阿德尔斯堡，今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Party开始之前，老爷隆重地介绍了少爷，并且在众多达官显贵面前，将签署好的公司股票转让合同交给少爷，将少爷正式推上了帕拉博斯家族族长的宝座。鲜花、香槟、音乐、欢呼声……我觉得那一刻我简直开心死了！看着少爷因为兴奋而有些呆愣的表情，我心中抑制不住的骄傲……我好想冲上台子大叫：这就是我的男人！他是伟大的帕拉博斯家族族长！

舞厅正前方临时搭建的大屏幕上，不断重复放映着老爷将所有股份合同和象征权力移交的委任书交给少爷的场面，舞厅中衣着华贵的宾客们兴奋地交谈，觥筹交错、流光异彩，老爷，也就是现在的太上皇——弥尔斯·德·帕拉博斯先生宣布：朱利安·雷尼尔少爷的生日party正式开始，祝朱利安生日快乐！

我兴奋地看着台下向我举杯祝贺的人们，埃德蒙少爷很体贴，宾客中没有一个是我曾经‘服侍’过的权贵。今夜我将和过去的一切说再见，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少爷偷偷将我拉倒台子的幕布后，看着因为兴奋而红润的俊美脸庞，我调皮地向他鞠躬行礼：“少爷…………啊，不不不，应该正式称呼您为埃德蒙老爷！……我的……”没等我说完，我的嘴已经被激情的热吻封锁，感受着埃德蒙不同以往的热切，我也毫无保留的回应，直到我发现我的裤子已经不知去向，光裸的双腿被环在了埃德蒙精壮的腰间，而他硕大的昂扬已经抵住我的后洞！

“不，埃德蒙……今天是……”我的理智有一丝回暖，但拒绝的话消失在埃德蒙热情的抚触中，换回来的只有一声声努力压抑的呻吟。

“给我，朱朱……你知道我想要！”没有给我清醒的时间，埃德蒙挺身进入我的体内，硕大的肉具劈开我狭窄的谷道，传来熟悉的疼痛，“你的这里已经像女人一样湿了……以后你这里都要像女人一样给我敞开着！你要给我生孩子……说！你天生就是让我操的！说你淫贱的屁眼没有我的肉棒就活不了！……”

“朱朱天生……就是让……老爷操的，没……没有老爷的肉棒，朱朱的屁眼就难受……给我……再给我！”

下流的话从老爷嘴边不停溢出，带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淫靡感，让我的身体格外敏感。渐渐的外面嘈杂的声音消失了，我的耳边只能听到少爷沉重的喘息，和我的娇吟。

遮挡在我们身前的帘幕突然被拉开，交缠的躯体展现在近百名光鲜的宾客面前。交缠的身体霍然分开，失去了少爷的支持，我颓然倒在地下，光裸的下体毫无遮拦地展现在宾客严重。看着还没有明白过来的我，少爷冷漠地整理了一下衣服，淡淡地拉好裤子拉练。

舞厅前方的大屏幕上，不知何时已经不再放映族长交接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改成了用DV拍摄的劣质A片。画面上，一个男孩在看不清脸的男人身下辗转娇吟，不时穿插的特写镜头勾勒出不停进出的菊洞隐约带出的淫水。

那个在不同男人身下辗转的男孩——就是我。

我麻木地四处搜寻衣物，想要掩盖自己赤裸的身体，可是内心深处好像有什么被剖开了。隐约间好像看到父亲想要冲上台来，却被少爷的保镖硬生生地按在了地上。音箱里传来话筒的刺耳噪音，几经调试，少爷沉稳地开口了。

“尊贵的各位来宾，我想你们可能在参加这次party之前，收到了一个错误的信息……那就是我——埃德蒙·德·帕拉博斯要和这个名叫朱利安·雷尼尔的男子订婚。我想现在大家都已经明白了，我埃德蒙·帕拉博斯是绝对不会娶这么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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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混蛋！”父亲嘶喊挣扎着，一向优雅从容的他被少爷的保镖狼狈地按在地上动弹不得，一丝不苟的头发凌乱地耷拉在脸颊旁，“埃德蒙，我要杀了你！”

“哦，亲爱的阿赫德·雷尼尔管家，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呢？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称呼您为管家，而不是——小妈？”

“埃德蒙，不要太过分！”一直沉默的弥尔斯老爷终于开口，“你现在不止是在侮辱别人，更是在侮辱你自己！”

“哦，亲爱的父亲，您还知道要脸面么？我以为您早在为了那个贱货而逼死母亲的时候，就已经连人性都没有了，现在居然还想要个脸面？要脸面你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当管家，谁不知道他主要的工作是在床上给你当娼妓？！”

“你胡说什么？！”老爷愤怒了，“赶快向管家道歉！他从小辛辛苦苦把你照顾长大，你竟然一点都不知感激！”

“说到感激……我更应该感激他把父亲大人您的欲望伺候的舒舒服服吧？”优雅地打了个响指，“或者咱们可以看点更精彩的……”

屏幕上的图像变换，图像质量更加粗糙，明显是偷拍的。那个被压在身下的人从我换成了父亲，老爷猥琐地在父亲身上挺动着身体，口中‘贱货’、‘婊子’地骂个不停……被压在地上的父亲看到屏幕上的影像，发出困兽濒死般的惨叫，而弥尔斯老爷也被气得几乎无法站稳。

我模模糊糊地穿戴好衣物，踉踉跄跄地向外走，耳边少爷的声音从麦克风里刺耳地传出来，周围嗫喻着种种低喃。分辨不出大家在说什么，我只是僵硬地向外走，身边的人仿佛像是怕沾上什么可怕的病菌一样，闪得老远，给我让出一条通路。

走出大厅，外面月明星稀，真是一个好天气！为什么不下雨？书里的主人公如果遇到很大的伤害，老天爷一定会雷鸣闪电地闹个不停。哦……我忘了，我并不是书里的主人公，我只是帕拉博斯家的娼妓，一个任人利用的棋子。

“你没事吧？”一个声音温柔地问着。

抬起头，看不清对方的样貌。现在还会有人关心我么？还有人会毫无芥蒂的接受我么？好冷……今晚的月亮真是太冷了。

“带我走……”这是我晕倒在那人怀里之前的最后一句话。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坠有白色蕾丝纱帐的柔软床铺上，米色的墙壁在淡色的壁灯掩映下显得温馨舒适。豪华的装饰我已经看过太多，一看摆设我就知道这家的主人身家不菲，他所挑选的家居装饰高贵优雅而又不奢华耀眼，一定是一个很懂的生活的人。

“你醒了？”高大的身影靠近，在让我紧张之前停下脚步，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你睡了好久。”

“你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淡漠地看着对方， 我知道任何人对我的好都是有所企图，昨晚发生的一切让我瞬间长大，我等着对方开出价码。

“梅尔森哥哥，梅尔森哥哥，那个漂亮哥哥醒了么？”一个满头金发，天使一样的7、8岁小女孩从门外冲进来，直扑到我的床前。

“啊！漂亮哥哥醒来了！”伸出肉肉的小手，使劲在我脸上掐着，“梅尔森哥哥坏，都不告诉我漂亮哥哥醒来了！”

“费兰妮，不要欺负人家，他刚醒过来，我还没来得及向小公主通报呢。”高大的男人宠溺地将小女孩的身体抱离床边，把我的脸从那个‘小天使’的魔爪下解救出来。

“漂亮哥哥，你叫什么？梅尔森哥哥说你醒来就会和我玩游戏，还会住在这里……”小女孩在男人怀里不乐意地挣扎着，胖胖的小手不断张开握紧，明显一副没有‘掐’够的样子，“梅尔森哥哥坏！放开我，我要和漂亮哥哥玩！”

“你是梅尔森·迪尔尼安？”我淡淡地看着小女孩胸前别着的绣有‘迪尔尼安’字样的绢丝手帕，冷漠地问。

“是的。”男人笑着回答，声音里透着让我恶心的温柔。

“多谢招待，我要走了！”翻身下床，我毫不迟疑地向外走去，不顾我身上只穿了一套单薄的丝织睡衣。梅尔森·迪尔尼安，一个让我屈辱的名字。迪尔尼安家族是南美最有权势的家族，他们控制着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几乎所有的森林和矿产，在这种靠出卖原始资源为经济命脉的南美洲，迪尔尼安的名字无异于上帝。

少爷希望可以进入南美市场，他曾经向迪尔尼安家族年轻的族长——梅尔森·迪尔尼安提出让我去他家‘游玩’一个月的优厚条件，谁都知道这样的‘游玩’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却被梅尔森拒绝了。

每个人都渴望我如同妖魅般给予的快感和征服的欲望，他竟然拒绝了我！而且是拒绝了坚决不和同一个男人上2次床的我的‘游玩’请求？！

对于曾经如此坚决地拒绝过我的人，现在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定不是什么良心发现，扶贫济困，他拥有上流社会最该死的恶习——落井下石！他是来看我笑话的，我不能就这样轻易的把我当成茶余饭后的消遣对象！

将小女孩托付给后来赶到的管家，男人赶上来强行阻止我的离开，我发疯似的捶打踢咬，用我所知道的所有脏话辱骂他，挣扎间，我看到小女孩在管家渐渐离去的怀里探出头来，满眼惊恐。

医生冲进来，迅速在我的胳膊上打了两针，我迷迷糊糊地陷入混沌，手脚软弱无力地捶打在男人结实的肩背上，如同拍抚。朦胧间，一个大手温柔地摸着我的头，喃喃地说着什么，就好像很早很早以前，我总会梦到一个男人慢慢靠近我，温柔地抚摸我的头，用温柔的声音给我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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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日子，我过得浑浑噩噩，只是迷迷糊糊地听着女仆嘴里流传的上流社会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现在被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阿德尔斯堡’事件了。据说埃德蒙·德·帕拉博斯先生将自己的父亲和阿德尔斯堡的管家一起赶出了城堡，冻结了他们所有的资产。现在上流社会的姨娘婆子们，都幸灾乐祸地看着那两个曾经风光一时的男人窘迫的模样。

梅尔森每天下午在我午睡醒来之后，都会按时坐在我的床边，老位置，不十分靠近，也并不刻意疏离。那时候，无论我对他发脾气，或者漠视不理，他都会如同老妈子一样絮絮叨叨地按照‘编年史’讲述他和他家族发生的故事。到昨天为止，已经讲到他上中学，拿到的第一个奖学金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用尽了各种我所能想到的表达方式，我发现对于眼前这个人，任何情绪都是无效的，我只能消极抵抗地不停重复我最想知道的那件事……

“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没有得到回应，我继续重复。

“我上大学那年，我应伯父的要求进入家族的饭店集团实习，你知道我父母走得早，伯父又没有孩子，所以他一直想要尽快把我培养成接班人……”梅尔森依然心无旁骛地讲着他自己的‘编年史’，“那时我还年轻，对于饭店经营和继承家族这样重大的责任心里难免有抵触感，但是我非常感谢我伯父的独裁般的坚持，因为我在我组织的第一次大型饭店酒会上，看到了一个天使……”

真是无聊的人！我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老套的抒情，他在叙述他初恋女友的时候用过更多的溢美之词。在这些天的絮叨中，他好像最热衷于描述他曾经迷恋过的那些各式各样的女人们，他把她们称为‘女神’，这不知道是不是南美人特有的热情作祟。

“我看到帕拉博斯家的少爷领着一个7、8岁的小男孩走进酒店大厅，那一眼，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当时立刻明白了伯父和雅克叔叔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个人是我要守护的珍宝！”

我转过头，惊讶地瞪着他。

“埃德蒙向我提出的邀请真的非常有诱惑力，但是，我要的不是一个月，我要得是一辈子，朱利安……”

如凄如诉的声音，带着这个男人音质中特有的磁性穿透我的耳膜，直直扎进我的心里……几周来，我第一次直视这个温柔男人的眼睛，停顿了好一会儿，我慢慢地，一字一顿地对他说：“你－让－我－恶－心！”

我继续我浑浑噩噩的日子，自从我那次恶狠狠的5个字掷地有声地砸到梅尔森脸上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来看过我，这样也不错，省得每天看着一个明明拒绝了你，却还要摆出一副‘痴心如沧海’的样子来恶心你的劣质男人终日表演，败了我安静修养的兴致。

期间父亲打来电话，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在电话里泣诉着他对我的爱……这个世界真可笑，为什么总是在捅死别人以后，才说我是想让你长命百岁的，可惜啊，他们连手里仍在滴血的刀子还没来得及放下呢，这样的转变，让谁来信？

如果在十年前，父亲愿意抱抱我，愿意像其他父亲那样用他硬硬的胡子茬扎我的脸，我会相信他爱我；如果在我8岁那年，梅尔森就登门希望结识我，哪怕认我当干弟弟，带我去那个我一直渴望的‘迪斯尼’而不是天杀的酒会，我想我会相信他爱我。现在，爱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闹剧……天下还有比爱更可笑的事情么？所以，爱一直是戏剧永恒不变的创作灵感……是啊，娱人自娱两不误，何乐而不为呢？

这段日子，梅尔森9岁的妹妹费兰妮总会趁人不注意，跑到我的卧室，拉着我的衣角要我陪她玩过家家。她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家伙，我嫉妒她的无忧无虑，更痛恨她的天真无邪。在一次心情极度沮丧的时候，我狞笑着抓住小天使的衣领，将她的小脸扇到红肿淤血。可以看到水波荡漾的蓝眼睛里，开始还不信的望着我，大颗大颗的泪水就像关不住的龙头，涌出眼眶，直到那些听到哭声赶来解救小公主的仆人们冲进房间的时候，那双漂亮的蓝眼睛只剩下深深的惊恐。

哈哈哈哈……我仰天大笑，将费兰妮视若珍宝的仆人们终于气不过，冲上来狠狠地挥出拳头……

对！就是这样，我渴望已久的疼痛落在我身上，一下又一下……肉体的疼痛可以让我忘记心里拿如同蚕食般的难挨，真想就那样疼下去，疼死就好了。

事情闹的如此之大，整个迪尔尼安家的宅邸被弄得鸡飞狗跳。许久不见的梅尔森赶来了，奄奄一息的我看着他模模糊糊的影子渐渐靠近，嘴角挑起一丝欣慰的笑容。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我可以离开那让我不知如何是好的疼痛，获得解脱了……也许只要再来一拳就够了，不过，不知道这位宝贝妹妹的模范哥哥是否觉得应该多补几刀才能泄愤……

模糊的儿歌搬着间或的抚摸，熟悉的温柔透过声音和指尖传递过来……原来，是他……

×××××××××××××××××××××××××××××××××××××××

经过那次‘意外’，我修养的房间变得更加安静了，没有好奇探看的仆人，没有整天吵着要当我新娘的小丫头，没有时刻希望传达深情关注的闷骚男，我安静的看书，或者在落地窗前晒太阳。

偶尔梅尔森过来，跟我说他在向埃德蒙争取我的监护权，好像并没有太多的阻碍就得到了我的父亲和埃德蒙的同意，手续已经开始办理了……这些我并不关心，如果可能，我宁愿不要再听到任何关于那一家人的任何消息。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半年过去了，之前在上流社会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帕拉博斯家的丑闻渐渐没了声息，取而代之的是帕拉博斯家年轻的掌门人埃德蒙·德·帕拉博斯先生已经和北美著名财团董事长的女儿莱伊尔小姐订婚的消息。

深深吸了一口气，梅尔森一直建议我应该多出去走走，而不是整体躲在屋子里，也许我真的应该出去透透气。穿上梅尔森给我定制的合身礼服，我的身体脱离了少儿的稚嫩，有了写少年的挺拔和青涩。当我和梅尔森双双出现在埃德蒙的订婚晚宴上时，我能感到全场的人立刻爆发出的轰动效应。

以为已经疼到麻木的伤口，在见到埃德蒙爽朗的笑容之后，又剧烈地撕扯起来，不顾礼仪面子，我甩开梅尔森的牵扯，冲进花园。清冷的花园让我的呼吸自然下来，窒息般的疼痛慢慢不再剧烈，却又如钝刀子割肉般生生的撕磨着你。

“朱朱……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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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的孽缘不断，我开始和少爷偷偷来往，隐秘的角落里散布着我们的爱欲痕迹。这件事情我并没有隐瞒梅尔森的意思，根本无需隐瞒，他的关注对于我来说根本无足轻重，我想要的，一直以来只有那个叫：埃德蒙·德·帕拉博斯的男人！

淫乱的生活在继续，刚开始，我还会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迪尔尼安家豪宅的那件属于我的‘旅馆’住宿，后来干脆连招呼都不打，就直接搬回了老爷（少爷已经要改称为老爷了）的别墅。我相信，无论如何，少爷还是对我有感情的，他只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了双眼，然而命运又一次打碎了我最后的幻想。

那天在书房外，清楚的听到老爷和他的死党们一起调笑，老爷用那样不屑的口气说起和我的亲密……

“那个小荡妇，只要我动一下手指头，就会迫不及待的张开腿……有时候我实在累得不行，可是还要在床上满足他无尽的欲望，毕竟他能给我赚来无数的好处，不是么？”

笑骂声此起彼伏，死党们用猥琐的口吻嘲弄老爷拥有如此‘值钱’的床伴，而老爷立刻郑重的将‘床伴’更正‘荡妇’……

使劲咬住手指，我尽量不让自己发出声音，眼泪这种东西应该早就流干了。我只想扇自己几个巴掌，怎么如此的不长记性，竟然让自己如此的下贱！

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不知不觉逛到河边。用来和老爷专门联系的手机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听着对方在手机里焦急的声音，我的手轻轻一滑，将它滑到深深的河水里…………接着滑进河水的，还有我下贱的肉体。

×××××××××××××××××××××××××××××××××××××××

张开眼睛，我看着头顶熟悉又陌生的床幔，闭上再张开……还是这里，我所希望的幻觉并没有消失，反而确定了它的真实。

我为什么还活着？为什么还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还活在有他存在的地方？！

一个人影稳稳地占满我眼前的天空，稳健的举止透露不出一丝情绪波动，但稍显急促的呼吸还是暗示出身体的主人是多么急切的奔跑过来。

“朱利安，你醒了……”

没有必要再掩饰，如果晓玲已经被他们抓住，那些材料足以证明我的每一寸肌肤都曾经属于一个叫做‘朱利安·雷尼尔’的傻瓜。

将头转向另一侧，即使知道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我还是不希望面对眼前这个让我恨入骨髓的男人。

一向习惯被崇拜服从的人攥起拳头，恶狠狠地忍住把我抓过去的欲望，深吸一口气，缓慢地说：“你好好休息吧，我还有事要做，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打搅你……这段时间我不会来烦你，但是朱利安，你要明白，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你从头到脚，甚至每一根毛发都是属于我埃德蒙·帕拉博斯的……”

匆匆地立刻房间，如同来时一样风驰电掣。之后的一个月果然我没有再见到他。断断续续的听说老爷在整治城堡里的人员，纠察叛徒，很多人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性奴们被消除记忆遣送回当地，有的干脆再次转卖，原来人满为患的城堡，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的。

坐在轮椅上，我闲散地晒着太阳，老爷派来最好的医护人员照顾我濒临崩溃的身体，每天吃不完的药，打不完的针，常年食不果腹，精神紧绷的身体，在一段时间规律的调养下，渐渐恢复生机。毕竟是年轻的身体，给几块肉就能撑上好一阵子。慢慢张开手……原本细瘦的胳膊好像也丰润起来，只是全身还是软绵绵的无力状态，总是很想睡觉。

眯着眼，打算在阳光下好好打个盹，可以一个霸道的暗影挡住了我的光线。身体被从轮椅上抱起来，稳稳地走向主屋的卧室。

该来的总要来……我一直闭着眼睛，直到被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也不曾睁眼看‘那人’一下。衣服被剥除，那人用仿佛膜拜一样的方式一寸一寸地抚摸已经不再完美的身体，每抚过一寸疤痕，我都能感到他透过指尖传递出的愤怒。

真可笑，现在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珍惜么？骗人也要看看对象，看来这么多年，他骗人的功力还真是没有什么长进呢。

身体真实地排斥着对方的探索，当他费劲地逗弄我无法勃起的下身，我无奈的睁开眼，立刻落进了他的眼睛。那熟悉的像要吞噬我一般的强烈欲念，光从眼神中就足以传达出来了。

“没用的……”我叹息着说，“只要我在这里，我就会抑制不住地想要杀死你！”

“那就来啊！”老爷的声音里含着欲望的沙哑，“你想用哪里杀死我？这里？这里……还是这里？”他的手指从我的脸划到手指，最后落在我脆弱的后庭。

“我的命是你的……我早就跟你说过，只要你有本事，就来拿吧！”放弃让我勃起的努力，只是在我的后穴做足了前戏的润滑，一个挺身进入我的身体。

我全身恶寒地颤抖着，无力的肌肉还是无法接受他带来的侵犯，我从精神到肉体都如此排斥一个人……倒也真是彻底。

“你……嗯……不，不觉的脏么？……”我看着在我身上忘情驰骋的俊颜，强忍住心中如撕裂般的难挨，“你不难受……连……啊哈……嗯……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

“胡说！”捧起我的脸，珍惜地吻着，老爷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你从来都不脏，你是我的女神……只有在你的身体里，我才能体会到快感……”

不适感越来越强，让我不住地反胃。微弱的挣扎在老爷眼里如果嬉闹的猫咪，几下扣住我的身体，开始专心的攻占。我唯一能够活动的手指只能死死地抓紧身下的床单，熬过一阵猛于一阵的需索。

老爷猛地挺直身子，将孽根恶狠狠地一插到底，淫液如同多年前那样，深深地注入我的身体，让我染上他的味道，那种被彻底烙印的感觉，让我猛烈地干呕起来。

“如果我杀不了你……我宁可杀了我自己！”无焦距地望着头顶的床幔，我仿佛说给我自己听似的喃喃自语。

“你敢？！”大手激烈地卡住我的脖子，“你是我的！你敢再私自伤害自己一分一毫，我就……我就……”

“呵呵呵……”低沉的笑声贴近我的耳边，恶魔在我脑中种下邪恶的诅咒，“你敢伤害你自己，我就给你注射海洛因……高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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